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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居住的大院裡有
不少 「空巢」——老年朋
友住到子女那裡去了，特
別當子女又有了下一代時
，這些老年朋友就理所當
然地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志

願者，有的奔赴千里之外，甚至萬里之外
。我的外孫女出生前後的那一個月，老伴
和我曾在女兒家值班，分擔了月嫂的部分
工作。之後的一年裡，我的親家兩口子主
動上崗，他們付出了辛勞，也收穫了快樂
。月前，親家有要事需回去處理，我們這
兩口作為第二梯隊立即去女兒家支援。

我們和女兒相距百餘里，交通可乘公
交車，若打的，一個鐘頭的車程。女兒住
在一所大學的校區，和一般的住宅小區比
較，那裡有兩個優點：樹木濃密，負離子
較多；近處有食堂、幼兒園和小超市，所
以生活方便。這次接班，我的任務和前次
差不多：買菜並做炊事員。這是我退休後
常幹的活，可以說已練好了一定的基本功
，所以駕輕就熟，一點也不吃力。只是女
兒家的菜刀是什麼德國貨，鋒利得嚇人，
切起菜來得小心翼翼。

女兒和女婿對飯菜都沒有什麼特別要
求，每餐三四個菜，葷素搭配就行了。重

點是給外孫女的特殊供應，她剛滿周歲，只有七顆牙齒，她
的飯要另外蒸，菜是一點肉末（或魚）和剁碎的胡蘿蔔（或
青菜）。我曾經嘗過她吃得津津有味的配方奶粉，講實話，
那東西難吃極了。我想，我的手藝哪怕很差，做出的飯菜也
會比那種進口貨要可口些。每次用餐，外孫女都坐在那張特
地為她添置的高椅子上，為了安全，她腹部要繫一根和椅子
連着的布帶，以保證她不至於摔下來（我戲稱，像犯罪嫌疑
人）。女兒說，專家講的，幼兒如果和大人一起吃飯，不但
食慾會好些，還會學到好習慣。為了烘托好氣氛，我常做西
紅柿炒蛋，加上青菜，桌上就有了紅的、綠的、黃的，煞是
漂亮。我說： 「別人是為了活着而吃飯，我們是為了創造氛
圍而吃飯。」晚餐時，外孫女常表演一個保留節目：吃了大
半碗，就幹起一件大事來——臉漲得通紅——出恭了。這時
，她的爸爸媽媽就急忙擱下碗筷一齊上陣為她清洗。我們吃
飯伴隨着這種熱鬧，大家期盼的氛圍達到一個高潮。

女兒家有兩台電腦，我上網也很方便。小傢伙也有 「網
癮」，見有人上網時她就要來湊熱鬧。她坐在大人的腿上，
看到那動漫人物在唱歌，身體便會兩邊搖擺，小腳也按拍節
翹動。最有趣的是這位 「啞人」會把你的手拖到鼠標上，對
此，我們只能給出一種解釋：她已經明白了 「手——鼠標
——節目」之間的聯繫。科學家說，大猩猩的智力和幾歲的
小孩子差不多，真不曉得大猩猩是不是會明白這種聯繫？

不亞於大猩猩的孩子，當然不會只滿足於虛擬世界，抱
她到室外活動時，她最喜歡小狗和雞，不但盯着看，還會打
招呼。我們帶她去公園裡可以餵鴿子的區域，她對鴿子卻不
感興趣，只喜歡玩地上的沙子。

值了半個月的班，親家兩口子回來換班了。交接的午餐
，我按女兒的要求準備了四菜一湯。女婿為六個人各斟了一
杯葡萄酒。親家母稱讚我的廚藝可以打九十分，這當然是溢
美之詞。我自評是只能得六十分——票友怎能和科班出身的
比？只見一旁的外孫女忽然鼓起掌來，莫非她聽得懂我們在
講什麼？我想，反正她喜歡熱鬧場合，不忘抓住每一次可以
表達的機會。 「沒有哪個季節比春天更

能讓人願意去親近大自然，更
有興趣去找尋隱藏在季節深處
的野趣了！」當大地披上一襲
嫩綠的靚裝的時候，我總會情
不自禁地想起兒時母親常對我

們說的那一番話。
在記憶裡，童年的春天總有數不完的野趣：一

大群玩伴在嫩草鋪成的 「綠地毯」上盡情地撒着歡
，調皮地追逐着在草叢間飛舞的蝴蝶。幾個小夥伴
在無風的晴空下拚命地瘋跑着，巴望着速度能夠讓
手裡的風箏脫離地平線的束縛，飛翔在高高的藍天
之上。掏鳥蛋、挖沙蟬或是捉魚蝦，春天的野趣總
是讓我們呵呵的樂，格格的笑，毫無辦法地將自己
全都交給了快樂！

在眾多的野趣之中，最讓人難於忘懷的大概非
挖野菜莫屬了。

家鄉的野菜種類繁多，其中以薺菜的味道為最
美。薺菜是公認的野菜中的上品，正所謂 「三月三
，薺菜賽金丹。」由此可見它在野菜中佔據的地位
有多高。薺菜有着兩片橢圓形的葉子，葉片中間是
根挺直的綠莖，它性涼、味甘，若做菜吃帶有一股
清香味。

在田野裡挖薺菜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薺菜善
變，不僅顏色變，形狀也會變。長在沒有太多雜草
的地方，它是匍匐在地上的，葉子呈鋸齒狀，有時
候那鋸齒還很大，整片葉子看上去像從葉子中間的
莖上又生出許多瘦長的葉子來，而且顏色很深，灰
紫色，不仔細找，根本發現不了。如果長在菠菜地
裡，它就往上長，葉子幾乎沒有齒，而且顏色碧綠
，和菠菜的模樣十分相似。

如果周圍有些淺淺的、灰綠色的草，它既不匍
匐着，也不高高站着，顏色也就變成灰綠，葉子有
淺齒，和周圍的草一樣，葉表一層細細的茸毛，這

就又和採雜草打成一片了。
所以，每找到一棵，都是一次勝利。有時候，

第一遍沒有發現，但有些疑惑，一回頭，突然發現
一個肥大的傢伙正趴在那裡呢。這時候，會感覺胸
腔裡那顆心正激動得怦怦直跳。這不像是在幹活，
而像捉迷藏，甚至比捉迷藏還好玩，誰不願意呢？

我將翠生生的薺菜帶回家後，母親會將它們一
棵一棵洗得乾乾淨淨的。餐桌上的薺菜，或涼拌，
或素菜，亦或熬成薺菜粥，做成薺菜餃子。薺菜的
做法無論怎麼變，它的清香美味是無論如何也不
會變的。

每每回想起童年時代關於春天的種種野趣，心
裡總會不自由主的掀起陣陣微瀾。現在又是一個春
風吹綠了柳樹，吹醒了小草的季節。我已經和朋友
們約好，在這陽光明媚的季節裡，無論有多忙，我
們一定要抽時間一起去野外拜訪春天，去找回那孩
提時代關於春天的野趣。

第一次採訪哥倫比亞大學音
樂學院周文中教授，那已是二十
二年以前的事了。當時他正忙於
他創辦的美中藝術交流中心的工
作，我在其交流中心辦公室、而
不是在他音樂學院的辦公室作了

訪談，後來撰寫了長稿《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發表於
《北美洲華僑日報》。

光陰似箭催人老，這次我再度造訪他，他已是耄耋
之年，而我自己也已是個退休老人。二十多年來，我們
未曾聯絡過，未曾見過面，我一直不知道他退休之後在
做些什麼，又創作了什麼新的曲子，也不知道他對當代
中美樂壇狀況發表過什麼看法。作為一個音樂愛好者，
我懷着對這名老音樂家的掛懷之情，終於又一次登門拜
訪來撰寫《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續篇。

他住在曼哈頓格林威治村薩利文街，我乘半小時地
鐵就可抵其家。我發現他家門旁飾有一塊銅牌，上面鐫
刻着： 「一九二五─一九六五埃德加．瓦雷茲居住於
此」。瓦雷茲是美籍法裔作曲大師，在西方現代音樂史
上佔有重要地位，周文中曾是他不收學費的學生，師生
倆在多年相處中結成了忘年交。瓦雷茲去世後，周文中
為他整理所有作品，出版全集，舉辦音樂會，錄製唱片
，使這位勇敢的音樂革新家對當代西方音樂產生了更為
深遠的影響。

一見面，我們就知道彼此都老了。當年黑髮的我已
變成白髮，而他臉上的老人斑也顯示了他的遐齡。出乎
我意外的是，他的生活並不像一個賦閒家中、頤養天年
的老人，儘管身體已經比較虛弱，卻還常常出差、出訪
、出國，去外地，去歐洲，也去中國。最近他剛從歐洲
三國回來，應邀在那裡參加了音樂節，聽他自己的被演
奏的作品，也發表講話。 「老驥伏櫪」， 「不知老之將
至」， 「退而不休」，這些老話用在他身上都十分恰當
而非過甚其辭。我未曾想到的是，老年的周文中還與中
國雲南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主持的美中藝術交流中心從八十年代開始為促進
中美兩國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友誼做了大量工作。
他可以暫緩音樂創作，寧願自己少寫作品，也願把美中
文化交流這一方興未艾的重大事業一直進行下去。九十
年代初，他接受福特基金會的委託，代表美中藝術交流
中心前往雲南從事 「文化交匯」的義務工作。在後來的
十多年裡，他以七、八十歲高齡頻繁往返於中美之間，
在中國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程度最高的雲南省，在南方絲
綢之路經過的巍山古城，與國內外其他專家一起協助地

方當局開展一系列重要工作，如組織雲南少數民族文化
實地調查隊，為雲南民族大學籌辦民族藝術系，創辦雲
南民族博物館。一九九九年舉辦的雲南民族文化、生態
保護與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則發表了富於建設
性、後被採納而卓有成效的《雲南倡議》。

周文中和其他專家們為保存雲南眾多民族的古老文
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工作得很辛苦，可也很愉快。他
說，跟當地居民、老藝人交談，聽當地的原生態音樂，
都很有意思。他本是個圖書館迷，他覺得，在當地沒有
圖書館的情況下，那些老藝人、老農民自己就是儲藏民
族文化、憑藉記憶傳播民間音樂的 「圖書館」，他從那
裡汲取了許多新鮮而有用的知識，也因此更加意識到，
研究、繼承和發展民族音樂、民間音樂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

當然，作為作曲家，他仍在抽閒寫音樂。當年，他
以西方現代音樂技巧創作了許多管弦樂曲和室內樂曲，
其力作《山水》、《花月正春風》、《花落知多少》、
《柳色新》、《漁歌》等以獨特、清新的風格表現中國
古老文化的神韻，給許多美國聽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並
使他成為最早享譽美國樂壇的著名亞裔作曲家之一。近
期的力作則有打擊樂四重奏《谷應》、室內樂《山濤》
及弦樂四重奏曲《浮雲》和《流泉》。他特別向我提到
了後兩首。他覺得，由四名樂手合奏的弦樂四重奏曲，
其流暢、和諧的效果就好像是由一個人演奏出來的，也
好像是由一個人在中國古琴上演奏出來的，而其流暢性
又與中國書法筆墨的流暢性十分接近。天空中悠然飄動
的白雲，山澗中淙淙流淌的清水，無不體現了古琴和書
法所特有的和諧的流動。

古琴和書法向來是周文中最尊崇、最欣賞的中國藝
術。他認為，書法是所有中國藝術的基礎，古琴音樂則
是中國音樂的精華，而古琴的指法與書法的筆法又極為
相似，可見這是兩種皆具神韻、相互影響、相得益彰的
中國古老藝術。他自己的作品既有富於古琴韻味的室內
樂，又有富於書法氣韻的管弦樂，有一首長笛與鋼琴合
奏曲甚至題目就叫《草書》。他說： 「書法即筆墨之音
樂，音樂即音響之書法。」他曾被人稱為 「音樂書法家
」，其實他不僅是個能寫出書法韻味的音樂家，而且自
己也至少是個準書法家。我見他家裡客廳牆上掛着一幅
他自己的草書作品，一筆而就的三個字： 「壽其天」
（雅樂曲名），還有英文音樂雜誌《當代音樂評論》封
面上他的書法題字 「百川匯流詠新聲」，那些濃纖相間
、勁峭瀟灑、氣勢凌厲的毛筆字決非出自一個書法初學
者之手。

我們並沒有在音樂作品這個話題上停留很久。我更
想聽到的是他的文藝觀點和音樂思想，聽到他作為一個
成就卓著的作曲家和教導有方的音樂教育家的經驗之談
。為了敘述得較有條理，我特將他此次談話內容以及他
向我提供的有關文字資料整理、歸納如下，希望他語重
心長的肺腑之言能對今天從事音樂及其他文藝創作的人
有所裨益。

一個音樂家、藝術家，應該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遺
產，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永遠不能拋棄自己的藝術傳
統。 「要有文化」， 「要當文人」，──他常常這樣說
。所謂 「文化」，當然不只是指掃盲之後的水平或高小
的水平。他覺得自己之所以能用西方作曲技巧寫出具有
中國風味的作品，那是因為他不僅學習西方的音樂理論
和技術，而且他還花費很多時間苦心研究中國詩詞、音
樂、繪畫、書法、美學和包括易經在內的哲學。他愛去
圖書館，哥大東亞圖書館曾是他常去之處，還有波士頓
、哈佛和伯克萊等大學中文圖書館也都留下過他的足跡
。常有人找他找不到，知道他的人會告訴說： 「你去圖
書館找他吧。」可現在很多學生不愛去圖書館，不去溯
根尋源，不去研究重要音樂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不去
探討作曲技巧所依據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而只學些
表面的東西，只滿足於分析總譜，借鑒手法，模倣音響
效果，自然就寫不出真有個性和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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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名
海
內
海
外
。
相
傳
，
當
年
老
佛
爺
慈
禧

太
后
品
嘗
﹁鼎
湖
上
素
﹂
後
大
喜
，
下
旨
把

﹁鼎
湖
上
素
﹂
歸
入
滿
漢
全
席
，
﹁鼎
湖
上
素

﹂
也
成
了
鼎
湖
山
慶
雲
寺
的
招
牌
齋
菜
。
﹁上

素
﹂
，
即
高
級
素
菜
。
由
慶
雲
寺
一
位
老
和
尚

創
於
明
朝
永
曆
年
間
的
﹁鼎
湖
上
素
﹂
，
選
取

上
好
的
冬
菇
、
草
菇
、
磨
菇
和
雪
耳
，
配
上
筍

乾
等
，
用
鼎
湖
山
的
泉
水
烹
製
成
的
，
芳
香
撲

鼻
，
爽
滑
鮮
美
。

海
口
至
今
仍
保
持
着
年
初
一
吃
齋
菜
的
傳

統
年
俗
。
不
少
老
輩
海
口

人
初
一
全
天
都
得
吃
齋
，

不
沾
半
點
葷
腥
。
吃
齋
時

，
全
家
人
身
穿
新
衣
服
，

圍
着
八
仙
桌
，
長
輩
給
晚

輩
夾
菜
，
邊
夾
菜
邊
說
祝

願
的
話
；
晚
輩
也
可
給
長

輩
夾
齋
菜
，
並
祝
願
長
輩
健
康
長
壽
。

海
口
人
新
年
吃
齋
菜
很
有
講
究
，
齋
菜
選

用
的
茄
子
、
水
芹
菜
、
豆
芽
等
都
有
寓
意
，
比

如
，
茄
子
的
﹁茄
﹂
字
，
海
南
話
是
﹁比
別
人

好
﹂
的
意
思
，
吃
茄
子
希
望
新
年
比
別
人
好
；

水
芹
菜
的
﹁芹
﹂
字
，
與
﹁勤
﹂
字
諧
音
，
吃

芹
菜
期
望
勤
勞
致
富
；
豆
芽
的
形
狀
很
像
壽
翁

，
豆
瓣
像
壽
翁
落
光
頭
髮
的
頭
，
有
點
彎
的
豆

稈
像
壽
翁
的
身
子
，
吃
豆
芽
祝
願
長
壽
。

南
京
人
過
年
愛
吃
的
﹁什
錦
菜
﹂
也
是
素

菜
。
原
料
是
各
式
各
樣
的
時
令
鮮
蔬
。
例
如
，

蓮
藕
、
水
芹
、
豌
豆
苗
、
薺
菜
、
冬
筍
、
黃
花

菜
、
香
菇
、
豆
芽
、
胡
蘿
蔔
、
木
耳
…
…
說
是

什
錦
菜
，
其
實
選
用
的
素
菜
通
常
超
過
十
種
，

有
的
人
家
愛
選
用
十
六
種
或
十
九
種
蔬
菜
，
取

﹁和
和
順
順
﹂
和
﹁長
長
久
久
﹂
之
意
。

﹁什
錦
菜
﹂
的
用
料
也
很
講
意
頭
：
蓮
藕
取
其
形
狀
，
寓
意

﹁路
路
通
順
﹂
；
黃
豆
芽
形
似
如
意
，
寓
意
﹁事
事
如
意
﹂
；
薺
菜

音
似
﹁聚
財
﹂
，
寓
意
招
財
；
胡
蘿
蔔
，
象
徵
新
年
大
喜
；
豌
豆
苗

寓
意
﹁春
滿
枝
頭
﹂
；
豆
製
品
千
張
，
寓
意
﹁千
秋
百
代
、
代
代
興

旺
﹂
。春

節
期
間
，
各
地
素
食
齋
菜
生
意
紅
火
，
安
徽
九
華
山
風
景
區

千
元
左
右
一
桌
全
素
菜
宴
走
俏
，
廣
東
慶
雲
寺
、
光
孝
寺
和
大
佛
寺

等
寺
廟
的
素
食
餐
廳
食
客
如
雲
。

如
今
，
不
斷
增
加
的
素
食
者
，
除
了
因
為
宗
教
信
仰
吃
齋
外
，

更
多
的
人
是
因
為
身
心
健
康
而
吃
齋
。
而
節
慶
大
餐
之
後
，
人
們
吃

齋
也
盡
量
選
擇
少
油
清
淡
的
，
而
避
免
吃
煎
炸
油
膩
的
素
食
。

春晚與中國足球􀎠革命􀎡之比較觀
王傳濤

換
班

言
止
善

百川匯流詠新聲 陳 安

——一個老音樂家的心聲

春
之
野
趣

彭

佩

過年吃齋祈福求健康 文 佳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世紀
最後一隻寅虎（戊寅）嘯傲人間。新華社
一月二十五日新聞說，臘月裡寒氣正濃，
但菏澤花農趙孝東的暖棚裡一棵棵牡丹飽
滿的花蕾卻透出鮮艷。趙孝東家兩個暖棚
種了一千二百棵牡丹，春節前已經全部被

客戶訂購， 「像他這樣的農戶在菏澤有五千八百多戶。」
牡丹有國色天香之譽，過年看牡丹，早見於晚清一九○

○年三月成書的《燕京歲時記》。書中實錄的一種由暖室培
育的 「唐花」，又謂之 「堂花」──主要包括牡丹和梅花、
緋桃、探春、金橘等， 「滿座芬芳，溫香撲鼻，三春艷冶，
盡在一堂」，是京城的傳統年景。

而上年底拍竣，被稱為 「賀歲片」投放元旦春節市場的
《甲方乙方》，也讓人想到七十二年前丙寅春節 「看看影戲
，賀賀新禧」的電影廣告。當年的賀歲片還別名 「笑片」，
祝願大家過新年笑顏大開、財運亨通。

中國春節民俗大浪淘沙流過百年，迎春、祈福、歡樂、
吉祥等優秀基因和形式傳承不衰，且不斷加入時代元素和科
技手段。南京、上海等華東地區城市聯合開辦的鮮花禮儀電
報業務，一九九八年春節前也發展到三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四
百多個市縣雙向開辦。拜年電話、禮儀尋呼，以及到街頭新
興的 「網吧咖啡屋」或通過家庭電腦參加網上春節聯歡會，
營造着現代都市的春節浪漫情調。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芝蘭君子性，松柏古
人心」等流傳不朽的春聯所積澱的內涵也被一些文化人士堅
守、發掘、倡導。台灣高雄市立圖書館這年繼續舉辦 「暖暖
書香伴您過新年」寒假春節閱讀推廣活動。遍布全市的閱覽
室和圖書分館開辦 「萬本兒童新書等你來」 「借書過好年」
「你讀書，我獎勵」等項目，從二十世紀最後的那個虎年裡

瀰散出濃郁年香。
（下）

飛虎流年 李忠國

——二十世紀九度寅虎年記事

內
地
作
家
韓
寒
說
，
春
晚
最
搞
笑
的
小
品
是
劉
謙
的
魔
術
。

春
晚
自
己
說
，
什
麼
都
亞
克
西
。
所
以
，
我
們
基
本
可
以
這
樣
認
定
，
除
了
劉
謙
的

魔
術
，
這
屆
春
晚
是
一
屆
非
常
亞
克
西
的
春
晚
，
而
如
果
魔
術
也
能
被
賦
予
深
刻
的
意
義

，
相
信
劉
謙
也
會
變
得
亞
克
西
的
。
所
有
的
節
目
中
，
尤
其
是
趙
本
山
的
小
品
，
可
謂
亞

克
西
之
最
│
│
捧
紅
小
瀋
陽
還
嫌
賺
得
不
夠
，
偏
偏
要
讓
三
五
個
徒
弟
揹
着
廣
告
一
起
上

，
結
果
當
然
是
誰
也
紅
不
了
。
於
是
，
觀
眾
大
聲
喊
出
了
兩
種
聲
音
：
第
一
、
最
牛
春
晚

釘
子
戶
趙
本
山
可
以
不
上
春
晚
了
；
第
二
、
廣
告
期
間
禁
止
插
播
春
晚
。
在
筆
者
看
來
，

這
可
能
是
春
晚
的
一
種
智
慧
，
就
如
同
中
國
足
球
一
樣
，
在
繫
着
全

國
人
民
最
廣
泛
的
關
注
力
時
，
總
是
承
載
不
起
其
中
的
公
共
期
盼
。

怎
麼
辦
？
所
以
，
春
晚
就
玩
起
了
﹁以
退
為
進
﹂
│
│
巨
大
的
退
步

是
為
了
更
大
的
進
步
，
只
有
在
沒
有
最
差
、
只
有
更
差
的
時
代
裡
，

才
會
產
生
點
進
步
的
可
能
。
就
如
同
三
十
二
年
不
勝
韓
國
足
球
的
中

國
足
球
一
樣
，
當
公
眾
放
棄
對
它
的
期
待
時
，
它
會
冷
不
丁
的
給
你

一
個
驚
喜
，
告
訴
你
中
國
足
球
是
多
麼
的
偉
大
。
以
至
於
讓
一
些
天

真
的
孩
子
忘
記
了
打
破
三
十
二
年
歷
史
是
一
種
功
德
還
是
一
種
恥
辱

了
。

所
以
，
按
照
辯
證
法
的
邏
輯
，
我
們
大
可
這
樣
定
義
今
年
的
春

晚
：
今
年
﹁被
滿
意
﹂
的
春
晚
，
是
為
了
有
一
天
真
得
被
公
眾
滿
意

…
…
聽
起
來
有
點
繞
舌
、
有
點
阿
Q
，
可
如
果
不
這
樣
想
，
十
三
億

人
民
的
公
共
期
待
又
應
該
在
哪
裡
安
放
？
春
運
期
間
，
輾
轉
回
家
的

流
浪
者
又
何
以
不
去
自
欺
欺
人
地
去
否
定
﹁恐
歸
族
﹂
的
懦
弱
？
請

相
信
春
晚
，
也
請
相
信
中
國
足
球
。
三
十
二
年
不
勝
韓
國
、
四
十
四

年
衝
不
出
亞
洲
，
是
為
了
有
一
天
我
們
能
打
破

這
個
歷
史
紀
錄
。
因
為
，
在
那
個
時
候
，
我
們

可
以
藉
着
球
迷
們
的
淚
水
和
真
誠
歌
頌
點
什
麼

。
雖
然
，
在
勝
了
韓
國
之
後
，
中
國
足
球
還
可

能
陷
入
新
一
輪
的
慣
性
衰
敗
，
也
可
能
還
會
創

造
出
一
個
新
的
N
年
不
勝
的
偉
大
紀
錄
。
同
樣

道
理
，
春
晚
一
年
一
年
地
退
步
，
也
只
為
是
了
明
年
有
個
更
好
的
春

晚
。
年
年
亞
克
西
下
去
，
什
麼
時
候
是
個
頭
啊
？
那
麼
，
就
請
允
許

春
晚
將
最
出
名
的
喜
劇
演
員
集
合
起
來
演
全
國
最
爛
的
小
品
，
允
許

馮
鞏
用
網
絡
語
言
拼
成
一
個
讓
老
人
、
孩
子
以
及
所
有
不
上
網
的
人

都
看
不
懂
的
小
品
，
允
許
郭
冬
臨
拿
着
三
年
前
的
一
個
笑
話
拉
長
成

一
個
全
國
小
品
，
也
請
允
許
趙
本
山
拿
全
國
的
春
晚
當
成
自
個
兒
的

劉
老
根
大
舞
台
甚
至
是
鐵
嶺
春
晚
。
春
晚
成
不
了
《
阿
凡
達
》
，
可

春
晚
很
像
《
孔
子
》
。
本
來
是
一
個
好
好
的
聖
人
，
卻
非
得
想
在
電

影
中
教
育
一
下
公
眾
的
道
德
，
告
訴
公
眾
什
麼
是
是
、
什
麼
是
非
，

什
麼
是
曲
、
什
麼
是
直
，
就
像
周
潤
發
在
首
映
式
上
與
公
眾
的
交
流

時
的
一
句
話
：
我
不
是
周
潤
發
，
也
不
是
孔
子
，
你
們
可
以
隨
便
提

問
題
。
可
問
題
是
，
沒
有
人
將
周
潤
發
當
孔
子
，
更
沒
有
把
他
當
聖

人

│
這
個
時
候
，
我
才
發
現
，
原
來
演
電
影
可
以
這
樣
的
高
尚
，

高
尚
得
可
以
與
聖
人
平
起
平
坐
，
高
尚
得
連
導
演
都
可
以
罵
專
家
、

罵
《
阿
凡
達
》
。

大
年
三
十
，
本
來
是
合
家
歡
樂
的
時
候
，
卻
非
得
煽
煽
情
、
頌
頌
德
，
弄
得
大
夥
跟

淚
人
似
的
，
好
像
那
才
叫
真
正
的
快
快
樂
樂
過
大
年
。
不
得
不
說
，
春
晚
被
賦
予
的
東
西

太
多
了
，
以
至
於
這
些
東
西
把
春
晚
的
娛
樂
本
性
也
給
吞
噬
掉
了
。
這
種
東
西
也
很
中
國

足
球
。
韋
迪
說
，
五
年
之
內
我
要
把
中
國
男
足
帶
到
亞
洲
一
流
，
中
國
女
足
帶
到
世
界
一

流
。
雖
然
韋
迪
也
不
知
道
他
憑
什
麼
這
麼
說
，
可
表
面
上
該
說
的
話
還
是
要
說
的
，
當
年

春
晚
上
馮
鞏
拿
着
施
拉
普
納
的
那
根
頭
髮
進
行
拍
賣
，
就
是
最
好
的
證
明
。
衝
不
出
亞
洲

不
要
緊
、
一
年
年
的
淪
落
也
不
要
緊
，
只
要
會
唱
會
說
，
就
比
真
心
實
意
的
努
力
強
。萌芽 （攝影）丁 建

周文中教授近影


